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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加速的今天，资本增殖的逻辑也在发生

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技术的高速增长，为生产本

身的积累创造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另一方面，技术

范式的变化为资本自身转换能力提供新的条件和方

式。而且，按照皮凯蒂的观点，当增长不足以满足资

本增殖需要的时候，那么转移就成为资本增殖的不

二选择。但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却以其特有的

逻辑将增长与转移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资本增

殖的全新模式。特别是数字技术及其体系对资本主

义的深度介入，不仅使资本表达和行使增殖的中介

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以技术编辑的方式使资本增

殖的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当数字资本主义

将数据生产资料化后，创新驱动、应用和转化数据的

方式就成了资本增殖关注的核心工作之一。

数字技术以去政治化的政治化，通过编辑使信

息被物化，其创造的“历程与软件——作为一种独特

的劳动过程和产权形式的对象”[1]284代表了数字资本

主义的盛行与成功，这不仅得益于其开创了利用、驾

驭和激发数字技术之于资本增长的能力，使资本与

技术的存在形态、生产的组织方式、财富的表达对象

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资本逻辑从“泰勒制”的直接

集中形态发展成为“数字制”的分散集中形态，而且

得益于数字资本在改变资本形态中开创的非集中的

集中形态，在迎合资本表象自由的过程中以去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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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来强化私有化，在实现对生活数字化、交往虚拟化

和存在孪生化的过程中“掌控和‘赋能’”[1]284感觉，使

之服务于资本积累生命时间的本性和积聚财富的本

能。或者说，资本的数字化使资本存在形态中的中

介、工具或环节，发展到一种元存在，不仅是因为表

达为数字的数据、驱动数据的数字技术、私有化的数

字资本等，而且体现为信息网络、人工智能技术、计

算系统等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度介入的工具和动力，

并且也从资本产权形式、资本介入逻辑、资本增殖发

生过程和资本积累机制等方面隐藏了资本的野蛮性

与政治性，还从生产组织的模式、劳动进入的方式、

从业模式的逻辑等方面深度掩盖了数字资本主义的

支配性与控制性，更从技术的先进、劳动的自主、产

消的精准等方面将数字资本粉饰成尊重科学、倡导

自由的社会力量。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

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数

字技术的充分发展及其对社会运用逻辑的深度介入

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但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深

入生产与生活的软件、加速崛起的人工智能却将以

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财富演化成资本的新形态，

使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资本存在的全方面、资本增

殖的全过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

动力”[3]5，使“数字化已经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

一种元趋势”[4]。而且，“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等术语赋予数字资本的科学、进步和文明的形象深

度隐匿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性，使“技术的社会化

应用所带来分工、协作方式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结

合形式的更迭”[5]承担资本的政治性。这意味着，数

字资本主义以技术之名、科学之态、文明之新和自

由之状，隐藏、掩盖甚至是美化资本，不仅是资本维

护自身利益、巩固政治本性和实现增殖本质的顺势

选择，而且是资本与技术深度绑定的超现代性后

果。数字资本主义重组生产、转移价值和隐藏劳

动，并非意在为社会个体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为

社会整体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历史进步提供更

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是为了将人有限的生命时间牢

牢地绑定于资本的增殖之中。因此，面对数字资本

主义重组生产、转移价值和隐藏劳动的隐秘叙事，我

们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视域中揭示数字资本

主义中技术本质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反逻辑，更有

必要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中隐匿着资本政治

的剥削本质。

一、数字化重组生产与资本强制的劳作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重组生产、数据

成为生产资料，呈现出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强制性

地猎取他人劳动的政治与经济事实。这不仅是这个

时代生产对象的变化，更是这个时代生产方式的更

新。因为，数字技术在集成人类既有技术的前提下

获得了全新的能力，“将具有形式规整性的东西与更

混乱的东西——非数学的形式、语言学、视觉对象及

符码，以及从生态到色情、政治领域中发生的各种事

件——混到一起的能力”[6]。这使得数据的生产资料

化不同于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等的生产

资料化。它是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

成果深度整合的生产资料化。因此，数字资本主义，

以科技为支撑的数字技术替代机器大工业时代“机

器体系”成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7]，强化资

本载体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数据资本取代产业资

本、金融资本推动资本虚拟化和中立化，进一步隐匿

资本的政治性；以算力、数据、模型和网络将产销精

准化做到极致从而消解传统资本大水漫灌、生产迟

滞等难题，隐藏了及时性反馈、目的性生产、精准性

投放的本质——加速资本回流、加快资本运转、加强

资本增殖的中介与手段。

数字技术对数据的科学强化和生产转化实现了

生产的数字化重组，使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

心资源，不仅使资本的载体从传统实物、信用或象征

物变成了今天的数据，而且更从底层逻辑上强化了

强制劳作的生产逻辑。数据的生产资料化，不仅是

数据技术成为社会事件的直观表达，更是资本在特

定条件下极力推动的政治事实。按照希勒的观点，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

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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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3]12。因为，数据并非符号

的组合，而是基于特定逻辑的信息编码，这不仅使生

产数字化成为可能，而且还使数字化成为强化劳作

的中介与工具。虽然编码信息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

的事实，但是唯有经由数字技术转化的信息编码，由

被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收集的，记载于文献、

潜藏于行为、主导着活动的数据，才由表达既定事实

的逻辑成为被资本追逐的商品和资源。因此，数据

的生产资料化与传统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生产

资料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即，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逻

辑，数据的生产资料化是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成

果和生产主体等多元一体的结构化与固定化。经由

数字化重组的生产，既具有传统资本集中控制的能

力，因为数字化的技术支撑与运行保障更加依赖于

资本；又使劳作过程表现出灵活、多元和自由，因为

数字化重组的生产可以技术性消解劳作主体进入与

退出对生产的整体性影响。

因此，数字化的数据是一种可以被开发的原料，

可以产出外溢于数据的全新产品的有用之“物”[8]，但

却不是一经消耗就不复存在的实体之物，是重组生

产的现实力量。数据的“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

性”[9]51，使其不仅不会因为被开发与应用而被消耗，

反而会因为其本身就是对生产的重组而在被应用于

生产、被开发成产品、被外化成对象中再次增长和丰

富。显然，数据的增长不再单一地依赖于当下人的

活动，而是全面的人类劳动的结果。因为，数据采

集、存储和分析等的基础与前提是表达为数字技术

的社会历史性生成的“一般智力”，表达新的内容、结

构和趋势的数据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因此，数据作

为由“管理人口、创造经济增长、维护国家安全”[10]的

计算机生成的产物，正以“看得见的手”产生自由又

控制自由。一方面，数据在应用消耗中增长，不仅生

产了再次生产的对象与前提，而且进一步展开了分

配、配置和流通的有效逻辑，从而全面推动生产逻辑

的数字化。而且，“数字化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改

变工作，改变商业战略、工作概况、组织政策、生产

链、就业形式以及劳动关系”[11]。另一方面，数据的

逻辑切分与网络组合都在网络与平台中完成，其信

息的整体性使其零而不散、微而不弱、隐而不逝，既

能够匿名去个体化地分发众包劳作内容(数字资本

主义依赖平台和强化平台的根本原因)体现劳作竞

争的公平性、提升劳作的直观获得感，又隐藏了维系

数据增长、平台运作、生产展开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环

节，使自动化服务成为灵活积累的工具。

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和生产成果的数字化，既肩

负着生产对象与生产空间的改变，又承担着劳动过

程的延长与劳动组织的整合的任务。简单而言，数

字资本主义在推进数据生产资料化过程中，虽然没

有否定表达为经济力量的“货币的权力”[12]，但是却

强化了数据流通、数据产出和数据应用对生产物理

空间的消解、对生产主体的弥合。比如，以数据为基

础的平台，不仅产生了非物质劳动的新劳作方式，更

是将传统劳作更有效地整合于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之

中。由此，数字资本主义在物理意义上使处于不同

空间的生产主体获得更多的劳作机会与收入源泉，

既解决资本自身的经济成本压缩的问题，又表达自

己去政治化的形象。因为，以数据为基础搭建的平

台，在直观上以消解泰勒制的层级架构的方式连接

不同的劳作个体，既能够完成对劳作主体的全方位

审视，又能够使劳作主体获得劳作自由的感觉。但

是，数据本身作为信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数字资

本主义逻辑中，生产资料的身份也没有去除。因此，

实现资本本性的任务也一直被数据的占有者和运用

者所葆有。于是，数字资本主义以消解物理空间限

定的劳作自由，植入了全新的劳作方式和劳作关系，

既使劳作形态、方式和逻辑等呈现出共享、自由和自

主的表象，又使劳作主体必须“接受新的约束和物质

上的不安感”[13]。即是说，数字资本主义在对生产的

数字化重组中，既迎合了技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又隐

匿地缔造了支配劳作的拓扑空间，为数字资本超越

地域边界、文化疆界和政治封界创造了条件，使资本

再次化身为普照的光。

因为，数字化重组的生产，使人自愿地被强制于

数据的开采与生产，并被数据中介化成受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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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以数字化重组生产，一方面使传统生产逻

辑更加“科学化”“精准化”“固定化”，有效地解决了

传统强制劳作时空、能力和基础等必要性条件的限

制性；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数据作为原料与产品

的双重属性，创造了新的强制劳作的生产逻辑。更

为重要的是，在生产进行数字化重组中，数字资本一

直宣称其提供了免费的服务、自由的选择和共享的

条件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

如此。即使是号称免费的平台，本质上也并非免费；

坚称自由出入的平台劳作者也并非自由。数字资本

占有者、数据资源使用者和数字财富的生产者，在数

字化重组中形成了实现数字资本增殖的逻辑，这既

是数字化重组生产的逻辑需要，又是数字资本强化

劳作的现实起点。比如，重组生产的数字化平台，

“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

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

加的数据量”[14]49。而且，由于数字资本显然不是作

为信息的知识，而是一种能够实现自我增殖的信息，

其以记录、呈现、预测、规范和引导的方式实现着人

活动信息的聚集，在收集、存储和处理中形成重组生

产的逻辑，以“等同于金融资本”[15]并以技术逻辑的

方式深植于生产之中，这不仅形成了数字技术封闭

中的“数据殖民主义”，而且“将数字时代的边缘人群

连入互联网，通过开放市场将人们绑定在平台中，进

而通过挖掘数据获取利润”。“帝国主义策略在数字

时代重演的同时呈现新特征。”[15]显然，这和资本传

统向外输入产业逻辑、行业标准和市场体系在逻辑

上别无二致，但却比传统资本输出、行业绞杀、劳作

控制更加彻底和严格。

因此，数字化重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上现代生

产力发展的重要成果，推动了基于工业化整合生产

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人类生产全新模式。但是，数字

化重组生产在服从资本逻辑中，却实现了以倡导出

入自由、劳作灵活和机会平等的方式掩盖资本与劳

动的对立；以数据挖掘、算法定向和及时反馈达成精

准生产的途径，美化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劳作意义

的丧失；以流量引导、虚拟孪生和娱乐劳动的自在掩

饰资本强制劳作的价值虚无。如此看来，数字化重

组生产是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积极成果，但是其并

没有真正解决人劳作的艰辛、打破资本的强制、实现

劳作的意义，而是成为资本增殖、将人连根拔起并再

度异化的隐秘逻辑，进而为数据化转移价值创造了

前提性条件。

二、数据化转移价值与资本强力的占有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据化转移价值的财富掠

夺，将资本打造成强力占有剩余价值的政治工具。

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坚持的信息技术与金融的交叉

创新的必然结果，更是数字资本主义打造新的价值

来源、创建新的积累工具的重要成果。数字资本主

义为了实现其对财富的占有，极力倡导新自由主义

的自由流动，反对“数字主权”的隔离，全面发挥数据

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这不仅意味数字资本主

义将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和挖掘数据等视为数字资

本的基本规定，而且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更以应用

数据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增殖。或者说，数据不仅

是资本实现增长的方式，而且是资本实现价值转移

的中介与工具。因为，无论是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

的数字化拆解与组合，还是其形成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的劳动买卖逻辑，其目标都是劳动产品的转

移，并且是以数据化为形式的转移。

数字资本主义以数据化的科学性、效用性和中

立性隐藏了资本撷取价值的真实过程及其政治本

质。因为，数据化具有摧毁空间限制、提升时间效

率、精准化流动方向、集中分散力量等正面面相。一

方面，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和资本形态的数据化，给

价值流动带来了低成本的高效性、跨行业的便捷性、

调领域的及时性和超政治的中立性，有效解决了生

产对资金、技术和生产条件等需求，带来数字时代生

产的繁荣。另一方面，数据化的科学逻辑一旦被资

本逻辑绑架，就在运行速度的加快、运转周期的缩短

和增长率的提高中使资本获得了进一步的增长，并

因为数据化使得资本易于集中、便于扩大从而形成

垄断，不仅强化了传统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本

质，而且形成了数字资本以租赁为形式的技术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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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数据化服务于资本增

长的价值转移。数据化科学逻辑的潜力虽然被充分

释放，但是却既在利用数据优化系统、建构模型、管

控物料和建构功能中进一步挖掘既有生产体系价值

增长的潜力以服务于资本，又在用数据为用户画像、

为流通搭桥、为整合铺路和为产出宣传中打造资本

服务于社会需要和个人生活的形象。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角度看，数据化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能够为资源

的有效利用、资金的精准投放、生产的成本节约、价

值的持续增长、循环的有序展开等提供现实的便利。

但是，数字资本主义却利用数据化重构社会生产来

为自身谋利，将其为社会生产与发展带来的便利转

化成了价值转移的手段。一方面，数字资本是基于

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衍生出来的新型资本，既

以数据化充分吸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新生产力

发展的便利性和适应性，又以数据化实现增值价值

的转移和非资本价值投入价值的转移。另一方面，

数据化不仅使投入的资本化身为数据，而且使数字

技术和数据的自我增进都成为塑造行为方式、重组

生产要素、开发生产潜力和转移价值的有效工具和

特殊中介，使增长与转移统一于数据之中。或者说，

数据化是人工智能时代被资本主义选中的形成价值

增值与价值转移相统一的“天选之子”，资本以其文

明性推进先进技术落实到社会运行逻辑中，在助力

生产体系、流通体系、交换体系和分配体系的数字化

时被资本借用于转移价值完成积累。即，“资本家为

了追逐剩余价值和获得超额利润，将数字技术作为

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的重要手段，通过数字资本逻

辑完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

面的体系建构，企图对全世界进行新一轮的数字殖

民扩张”[16]。

数据化为信息权向价值转移权铺平了道路。从

事实逻辑上看，数据化是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

过程、场域和管理等方面的数字化，是现代技术对生

产的深度介入与全面升级。但是，数字资本却以数

据化的方式，一方面强调了数据的资本属性，另一方

面形成了资本的全新逻辑。数字化的大数据是“一种

权力范式”“一种权力叙事”“遵循权力的逻辑”[17]。一

方面，数字化是被资本全面推动，建构了数字资本主

义的生产逻辑、组织逻辑和扩张逻辑，使资本获得了

全新的存在形态，使数据成为资本掌握的首要资源，

因为，数据“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

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用途越

多”[14]46。因此，数字资本通过强调收集、存储、开发

数据所形成的所有权来实现数据化的价值转移。表

面上看，数字资本主义充分实现了数字资本的经验功

能，实质上则是为建立数字帝国而努力。另一方面，

数字化使数据的静态描述成了动态的价值生产。

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忽略信息权利的价值占

有，不仅能够完成社会主体原初数据价值转移，而且

能够实现社会主体活动数据的价值转移。数据化的

价值转移是基于一定的数字平台、基础设施、驱动逻

辑的价值转移，它使价值的转移不再具有传统生产

体系中劳动交换的平等逻辑，而是以技术的方式在

使消费者转化成生产者的过程中完成对价值的占

有。一方面，作为价值生产者的劳动者因为是追求

物质享受、表达自我本质、建构自我本性的消费主

体，在关于自由的想象中，不自觉地完成了价值生

产。这里蕴含着数字资本占有的两种类型的价值：

其一是由作为生产者创造的价值，其二是能够转换

成价值的记录着活动主体的数据踪迹。由此，数字

资本主义将政治价值转换成个体的生活价值，既使

资本主义政治价值微观化，又使个体生活价值政治

化，完成了政治与生活的合一。因此，数据化的价值

转移实现资本政治本质的隐匿，是双重维度的：一是

资本增殖的外在促逼转化成了生产个体的自我促

逼；二是价值转移了既有生产的成果，还包括为了获

得这种生产成果而不得不前期投入的价值。另一方

面，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价值

转移。数据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生活工厂化，而且

是全面介入生活的工厂化。数据化不但解决了微观

价值的积聚和表达的问题，而且解决了集中生产的

微观化的问题。从宏观上讲，尽管今天的数字技术

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依然充当着监视工具之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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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却凭借知识消解了资本统一压制的直

观面相。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将价值增长场域化整

为零、以积零成整完成价值积聚、用技术回复替代价

值转移。从微观上讲，数字资本主义在个体解放的

直接性上做足了工作，使个体不再因为工厂制度的

刚性、直接绩效的量化、工作时空的限定成为个体自

由的樊篱。因为，数字资本让从业者可以自由选择、

随意切换和随时从业，将自由个性、平等主体和等价

交换等经济和政治价值下探到个体的职业生涯之

中，使个体在工作体验和自我气质上更符合技术繁

荣时代的自我认知。

数据化价值转移充分利用数据化时代消费者就

是生产者这一价值特质，以注重社会繁荣与进步面

相、关注个体自由发展和从业自由体验的方式重建

了符合资本价值增值和转移的商业原则。数字资本

主义作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当数字资本

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行为逻辑重塑、生产组织优化和

消费方式创新而全面深入整合到生产生活之中的

时候，就是人生产活动、消费行为和价值表达充分

数字化的时候。由此，数字资本要实现价值转移的

“平等交换”显然不再是传统场景中的支持金钱的

自由买卖，而是消费者就是生产者的全新交换逻辑

和转移逻辑。因为，被数字资本主义奉为圭臬的大

数据本质上是由人构成的，特别是由人的现实的社

会活动构成的。因此，数字化带来的产业进步、虚

拟化带来的行为拓展、数字孪生倡导的虚实交互等

被数字资本掌握的技术，就不再是充分体现人类社

会生产发展、个体劳动自由和个人时间充裕的社会

历史条件，而是把人从消费者转换成生产者的利

器。表面上看，数字资本主义为数据的“收集”“采

集”“开采”“利用”等倾注了心血、用尽了心思，实质

上数字资本主义却是在强调大数据就是人，而且是

人的商品化，是人能够在这个时代进入数字网络、

进行数字生产、创造数字利润的“商品”。因为，被

数据化的人(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表达出来的

人)，不仅是可流通、能增值的商品，同时也是可以进

一步预测商品动向、实现价值转移的中介。正是通

过“不死的事物——商品的关系”[10]135，数字资本把

表达为数据的人的活动开掘到了极致。因为，数据

化在重述商品的抽象性时，使那个表达资本魔力的

幽灵再度复活，它“使(内部的)事物或用途之间的关

系成为可能，赋予了迄今为止无法(感性直观)获得的

共轭轴。因为它是一个幽灵，所以它不再是一个事

物或劳动”[18]。显然，数据化实现了社会活动的行为

主体与数字资本之间的无货币的交换，既建构了人

数字化的活动逻辑，更实现了资本对人创造价值的

转移和人既有价值的转移。

因此，数据化的价值转移是数字资本积累、增长

和增殖的核心途径。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社会生产、

个体活动和社会运行等数字化与数据化，真正把“有

意识和无意识的事物‘放入记忆中’”[10]133，既实现了

源资源的占有，又延续了占有权向转移权的转换与

延伸，还实现了对劳动的深度隐藏。

三、逻辑化隐藏劳动与资本强化的定制

定制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劳动者、消费者和组

织者，是资本生命政治的核心逻辑。这不仅意味着

资本一直以存在恐惧与生存威胁行使着对人生命的

形塑，而且表明资本通过意识形态强化、生存方式美

化和价值追求虚化等手段不断将现实的历史的人打

造成符合资本本性的生命存在。数字资本主义不仅

为消解传统的用时冗长、体感乏累的劳作提供了技

术基础和社会条件，而且将生产剩余数据的劳动化

身为出入自由、行为多样、组织活动的数字劳动、玩

劳动和自我劳动等形态，从劳动直接表达与劳动发

生逻辑的双重维度隐藏了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解码与编码的基本方式，不

仅完成了对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体系的重置，更

是通过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劳动追求而完成的对

人预训练。数字生活、数字劳动、数字交往和数字公

民，都是数字资本隐藏劳动本质的技术方式。因为，

数字技术祛除了代具外在于主体的独立性及其与主

体的分离性，使之与现实的历史的人牢牢焊接在一

起，使人无法区分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比如进入

数字环境、进行数字消费、享受数字娱乐和提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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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迹等耗费生命时间、表征生命本质和生成生命本

性等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都被数字资本转化成生

产资料，本身就说明必须正视诸如“玩劳动”“娱乐劳

动”“享受劳动”等重要问题。同时，数字资本在数字

技术的加持之下，具有将劳动高度碎片化的能力，割

裂劳动者对整体性的感知和认识，以对劳动去责任

化的方式使劳动者更加分散、独立，甚至是孤独。一

方面，数字资本以数字技术将社会主义锁定于技术

网络之中，使人一边是身体，一边是能够实现价值增

值的数字中介；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希望现实的主体

在数字化活动中遗忘自己的物质性，使“人们忘记了

目标然后重复同一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以致

真正的目的不再是原来的目标而是重复地达到此目

标的运动本身”[19]。因此，数字资本在数字技术的编

辑中，一方面消解了劳动的整体感，使零散的社会活

动、日常的生活过程和自我的私人活动都成为创造

资本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掩盖了劳动的劳作

体验，在泛化劳动边界中不断地将人生命活动的时

间纳入价值积累与增殖的逻辑之中。由此，数字资

本如同工业资本生产自己的产业后备军、金融资本

生产自己的消费主体一样，将人类个体培育成满足

数字资本增殖需要的“自由选择”“自行其是”“自负

其责”的数字劳动者。这既是数字资本创造出来的

新的治理手段，又是数字资本主义革命的生产生命

主体的生命政治。

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对劳动形态、劳动过程、劳

动体验和劳动价值的多重隐藏，一方面带来了假象

的自由狂欢，另一方面则重新植入了资本对劳动的

深度剥削和对生命的强化定制。从显性逻辑上看，

数字资本主义充分利用成瘾机制来强化社会主体对

数字化与虚拟化的技术依赖，使被数字技术座架的

劳动者如同传统资本逻辑中的工人一样，“不是为自

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9]582。从隐性逻辑上讲，数

字资本主义在转变数字设备的功能中，使其兼具功

能承担者、数据制造者、价值转移者和主体塑造者的

多重身份，一方面为社会主体开放自由的活动场景

和生活的享乐场地，另一方面则实现对社会主体活

动状态的收集、行为逻辑的再塑和发展方向的引导。

因为，数字资本“积累的逻辑构成了认知并从根本上

塑造了技术的可供性，同时也是许多商业模式中约定

俗成的背景。它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默许的，因

此它塑造可能性领域的力量是无形的。它定义了目

标、成败，决定了测量和传递的内容、如何分配和组织

资源与人员、谁作为什么样的角色被评估、应该开展

哪些活动以及活动的目的。数字资本积累的逻辑产

生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由此创造了自身的概念、权威

以及权力的使用”[20]。特别的是，数字资本格外强调

进入的“同意”和认同的“接受”，表面上看是这技术逻

辑的科学要求，实质上却是不自觉地将数字资本的内

在要求内置于活动的逻辑之中。也就是说，数字资

本以“标准格式”“模板合同”[21]等进入把控实现了活

动主体数据的自然交割，并使主体点击“确认”成为

主体进入数字场域的直接动作。由此看来，数字资

本不仅集成技术力量实现数据向资本力量的转化，

更是把活动场域内容、规则和运行等都和社会主体

的活动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整合起来。因

此，数字资本在打造无直接控制者、出入自由、机会

平等面相的时候，本身就是以主体的“同意”完成对

主体的“强迫服从”“定制生成”和“合理盗窃”。

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平台将劳动隐藏为价值增

值的社会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数字资本的实质，更

是对人存在形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定制。如果说数

字资本将普遍劳动转化成数字劳动是为了给劳动嫁

接上科技的翅膀而美化劳动的话，那么数字资本主

义将社会活动转化成劳动者才是其根本的隐藏逻

辑。也就是说，数字资本催生的“零工经济”“共享经

济”“数字经济”等不过是以劳动形态变化为表象，实

质上却是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即，数字资本已使

“今天的普遍社会活动不是作为劳动而是作为生产

要素贡献剩余价值”[22]。因此，数字资本特别在意对

人们社会行为的形塑，一方面，其不仅沿用、放大和

创新了消费社会的既有逻辑，而且以社会活动集聚

个体的有效生命时间来实现价值增值，形成数字时

代的新消费主义；另一方面，零工劳动、非雇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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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雇佣劳动的结合与整合，以给劳动者更多自由、更

多能力和更多可能性的方式将劳动者与数字平台深

度绑定，劳动虽然在直观上摆脱了工厂监视、办公室

限度和流水线定制，但实质上工人被数字资本再次

要求必须随时满足平台的需要。所以，数字资本逻

辑中的从业者必须遵从资本从秩序中产生秩序的原

则，而且必须在数字资本驱动的技术逻辑中被再度

打造，在“卷”与“被卷”之中随时准备成为数字资本

的产业“后备军”。

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改变劳动形式、隐藏劳动本

质、细化劳动要求和定制劳动主体的全过程，使得线

上活动融入线下生活，成为资本实现增殖和变现的

条件，从而尝试定制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的秩序逻

辑。从发生学上讲，正是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政治合

谋才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因此，数字的可编程性

自然成为数字资本实现定制的利器。因为，“软件

的驱动力——追求一种将立法和执法合而为一的

独立程序——并不单纯生发于计算领域内部。相

反，作为逻各斯的代码早在别处就存在，而且是从别

处扩散到软件领域的——它是生命政治可编程性

(biopolitical programmability)更广大的认知域的一部

分”[1]297-298。同时，“软件几乎可以隐喻一切——文

化、基因和生活——并将一切都简化为透明的交

流”[10]90，即赋予数字资本不同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

等资本形态的传统强制性面相，又完成了对社会主

义秩序逻辑的定制。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个体关系

“更像是被如细胞膜质地的通透墙体维系和区隔的

生命集合——他们各自为政，连接触手可及却难以

跨越”[5]。因此，数字资本主义隐藏劳动的逻辑化不

但全面地规训了现实主体，而且隐性地植入了对工

人整体的解构，使资本的触手不仅直接伸向了对人

生命形态和活动逻辑的定制，更是伸向了可能反抗

资本的政治力量的集结。或者说，数字资本主义将

“资本强力”定制转化为数字资本的技术逻辑，不仅

使数字技术成为资本的帮凶，而且使数字资本的强

力弥漫性地延伸到生活的日常逻辑之中。

当数字资本依赖概率模型来实现管控功能、利

用用户画像来达成对主体行为逻辑的形塑、以数据

功能来升级个体化语境的时候，本身就是数据积累

与行为监控相伴生、数据提炼与秩序分发相伴随、

数据增值与生命控制相统一的过程。这不仅意味

着数字资本主义获得了精准性极高的识别与挑选

原则，因为数字资本可以极为便利地使用数字技术

“进行身份识别、监视、监控、位置跟踪和招募目

标”[15]；而且意味着数字化的社会个体为进入生活场

域：一方面，不得不让数字资本无偿获取刻画生命

本质和生活活动的数据，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必须

在不断的自我促逼中满足被甄别、被选择和被招募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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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ritique of the

"Hidden Narrativ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u Liangchuan

Abstract：Digital capitalism fully applies digital technology 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apital growth, causing digi⁃
tal technology to deviate from the track of representing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Instead, it uses hidden
narratives to maintain the operating logic of capital, defend the political essence of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prolifera⁃
tion of capital. Insights into how digital capitalism "kidnaps"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he logic of capital, turning it into
a tool to reorganize production, transfer value, hide labor, and serve the logic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are important is⁃
sues in today's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
in the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are subject to the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exploitative attributes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digital capital, it has given rise to important social and existent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freedom of being unfree","the
innovative of being non-innovative", and "the personalized of being non-personalized"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Dig⁃
ital capitalism follows the unique logic of capital and innovates the model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value transfer and
life customization, which uses highly 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over up the hidden capital logic behind
digital civilization on the new coercion of labor, the hidden transfer of value, and the life discipline of individuals.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fact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s the proliferation of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only by ana⁃
lyzing the hidden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digital technology become a realistic force
that promote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digital capitalism; hidden logic;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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